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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摘摇 要院汉代地方上计于中央的具体使命袁是由上计使者来完成的遥 这些人可视为地方派往中央的使者袁
其在中央与地方二元政治格局中的特殊作用值得重视遥 上计使者的身份和使命在两汉时期有一定变化遥 上计

使者与地方吏治之间的复杂关系袁似乎也反映出汉代行政运作与政治文化中较为阴暗的一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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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地方上计于中央的使命袁是由所谓野计吏冶来完成的遥 这些人可视为地方派往中央的使者袁其
在帝国的行政运作与政治文化中的特殊作用值得重视遥 但长期以来袁学界对于汉代使者的关注袁多集中

于中央派出的使者袁而对地方使者似乎较少讨论咱员暂员遥 对上计使者的选派尧使命及其具体出使活动的考

察袁或许有助于丰富对汉代地方政务与政治文化的认识遥

一尧上计使者的选派

汉代地方上计于中央的使命袁是由上计使者来完成的遥 对此袁史籍也称为野计吏冶遥 负责选吏上计袁
是汉代郡守需要完成的年度行政任务之一遥 叶后汉书窑百官志五曳本注曰院野凡郡国皆掌治民袁进贤劝

功袁决讼检奸遥 常以春行所主县袁劝民农桑袁振救乏绝遥 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袁平其罪法袁论课殿最遥
岁尽袁遣吏上计遥冶 咱圆暂猿远圆员汉代郡守对于上述地方常规行政事务均有督责之任袁但可能未见得事必躬亲遥
相比之下袁汉代刺史有亲自入京上计之职责则较为明确院野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袁录囚徒袁考殿

最遥 初岁尽诣京都奏事袁中兴但因计吏遥冶 咱圆暂猿远员苑自东汉以降袁刺史已经逐渐不复入京上计袁而改为遣计吏

代行其使命遥 因此从具体执行层面来说袁两汉时期地方上计于中央的使命主要是由野计吏冶来承担的遥
汉代文献又有野遣使奉计冶的说法遥 如叶后汉书曳卷一下叶光武帝纪下曳院野越巂人任贵自称太守袁遣

使奉计遥冶李贤注曰院野计谓人庶名籍袁若今计帐遥冶 咱圆暂卷员袁远猿在天下未定之时袁遣使奉计不仅表明称臣之意袁
随行另有财物贡献袁故 野计吏冶本身又兼具外交使者的身份遥 如叶后汉书曳卷三一叶陆康传曳院野献帝即位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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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乱袁康蒙险遣孝廉尧计吏奉贡朝廷袁诏书策劳袁加忠义将军袁秩中二千石遥冶 咱圆暂卷猿员袁员员员源中央如认为地

方有不轨行为袁可以采取扣留计吏的方式予以警告遥 如叶三国志窑魏书曳卷二一叶刘劭传曳院野时闻公孙渊

受孙权燕王之号袁议者欲留渊计吏袁遣兵讨之遥冶 咱猿暂卷圆员袁远员愿

关于野计吏冶的人选袁在西汉时期的来源之一是郡国较高级官员遥 如叶汉书曳卷八九叶循吏传窑王成

传曳院野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袁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袁以蒙显赏袁是后

俗吏多为虚名云遥冶 咱源暂卷愿怨袁猿远圆苑由于西汉时期的野长吏冶称谓尚未完全固定化袁除了指县令尧长尧丞尧尉袁还可

以指郡国守相咱缘暂遥 叶汉书曳卷六四上叶朱买臣传曳张晏注院野汉旧郡国丞长吏与计吏俱送计也遥冶 咱源暂卷远源袁圆苑怨猿

这说明至少在西汉袁上计使者中还有直接负责郡国行政事务的高级官员遥 而杨鸿年先生认为袁此处野长
吏冶当作野长史冶袁谓其时郡国并行袁故上计时郡遣郡丞袁国遣长史咱远暂源源愿遥 叶后汉书窑百官志一曳注引叶汉旧

仪曳曰院野哀帝元寿二年袁以丞相为大司徒遥 郡国守长史上计事竟袁遣公出庭袁上亲问百姓所疾苦遥冶又有

野御史大夫敕上计丞长史冶等语咱圆暂猿缘远员原猿缘远圆遥 就职权而言袁王国长史与郡丞相当袁叶后汉书窑百官志五曳院
野皇子封王袁其郡为国袁每置傅一人袁相一人袁皆二千石遥 噎噎本注曰院相如太守袁有长史袁如郡丞遥冶边郡

长史也是如此袁甚至后来取代了郡丞遥 野郡当边戍者袁丞为长史遥冶 咱圆暂猿远圆苑李贤注引叶古今注曳曰院野建武六

年三月袁令郡太守尧诸侯相病袁丞尧长史行事遥 十四年袁罢边郡太守丞袁长史领丞职遥冶 咱圆暂猿远圆员不过袁这只是就

西汉的情况而言遥 前引张晏注特意加一野旧冶字袁可能就是为此遥
上计使者的身份袁在两汉时期又有一定变化遥 东汉史籍有关上计使者身份的记载袁已不见郡国长

吏袁而多为由郡举任的掾史遥 例如袁赵壹野举郡上计到京师冶袁王逸野举上计吏冶袁刘翊野举上计掾冶等遥 有

的出身贫穷袁身份低微遥 如度尚野家贫袁不修学行袁不为乡里所推举遥 积困穷袁乃为宦者同郡侯览视田袁
得为郡上计吏袁拜郎中袁除上虞长冶遥 各地派出的上计使者袁一般不止一人遥 东汉以降袁上计使者多为两

人同行遥 叶后汉书曳 卷四八叶应奉传曳 注引谢承叶后汉书曳 曰院野奉少为上计吏袁许训为计掾袁俱到京

师遥冶 咱圆暂卷源愿袁员远园苑似乎计吏又可细分为野计掾冶与野计史冶遥 叶三国志窑魏书曳卷一一叶邴原传曳注引叶原别传曳
曰院野时鲁国孔融在郡袁教选计当任公卿之才袁乃以郑玄为计掾袁彭璆为计吏袁原为计佐遥冶 咱猿暂叶魏书曳卷员员袁猿缘圆似

乎此处野计吏冶亦当作野计史冶袁而当时除了野计掾冶与野计史冶可称野计吏冶外袁还包括野计佐冶遥 由于计吏

多为郡守自辟之属吏袁故带有较为浓厚的私官色彩遥 例如公孙瓒野举上计吏遥 太守刘君坐事槛车征袁官
法不听吏下亲近袁瓒乃改容服袁诈称侍卒袁身执徒养袁御车到洛阳冶 咱圆暂卷苑猿袁圆猿缘苑原圆猿缘愿遥 由于派遣计吏的决定权

在于郡守袁故计吏出使袁也可以说是受郡命而出遥 这也与上计使者身份与选派的变化密切相关遥 正如严

耕望先生所总结的院野然则东汉郡国上计于中央袁但遣少吏掾史袁而守丞长史不行袁必矣遥冶 咱苑暂圆远猿

二尧上计使者的使命

上计使者作为地方守相的代表袁不仅要奉计簿于京师袁还要参加一系列朝会礼仪活动遥 在此期间袁
有时会受到皇帝或中央官员的征召与问询袁在将所属郡国情况汇总上报后袁还要负责将中央有关指示传

达于地方遥
关于上计使者参加朝会礼仪活动的具体内容袁有随皇帝拜谒祖先陵墓遥 叶后汉书曳卷二叶明帝纪曳院

野永平元年春正月袁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袁如元会仪遥冶注引叶汉官仪曳曰院野古不墓祭遥 秦始皇起寝于墓

侧袁汉因而不改遥 诸陵寝皆以晦尧望尧二十四气尧三伏尧社尧腊及四时上饭遥 其亲陵所宫人袁随鼓漏理被枕袁
具盥水袁陈庄具遥 天子以正月上原陵袁公卿百官及诸侯王尧郡国计吏皆当轩下袁占其郡国谷价袁四方改易袁
欲先帝魂魄闻之也遥冶 咱圆暂卷圆袁怨怨还有参加皇帝丧事遥 叶后汉书窑礼仪志曳院野故事院百官五日一会临袁故吏二

千石尧刺史尧在京都郡国上计掾史皆五日一会遥 天下吏民发丧临三日遥冶 咱圆暂猿员源猿还有参加天子主持的朝会袁
叶晋书曳卷四二叶王浑传曳记载了有关具体场景院野旧三朝元会前计吏诣轩下袁侍中读诏袁计吏跪受遥 臣以

诏文相承已久袁无他新声袁非陛下留心方国之意也遥 可令中书指宣明诏袁问方土异同袁贤才秀异袁风俗好

尚袁农桑本务袁刑狱得无冤滥袁守长得无侵虐遥 其勤心政化兴利除害者袁授以纸笔袁尽意陈闻遥 以明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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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心四远袁不复因循常辞遥 且察其答对文义袁以观计吏人才之实遥冶 咱愿暂卷源圆袁员圆园源 可见上计使者在参加朝会

时袁一般要汇报有关诸如风俗人情尧农业生产与刑狱吏治等中央所关心的重要内容遥
对于计吏来说袁若表现突出袁这很可能是一个获得晋升袁甚至改变人生境遇的大好机会遥 如叶后汉

书曳卷三一叶张堪传曳院
帝尝召见诸郡计吏袁问其风土及前后守令能否遥 蜀郡计掾樊显进曰院野渔阳太守张堪昔在

蜀袁其仁以惠下袁威能讨奸遥 前公孙述破时袁珍宝山积袁卷握之物袁足富十世袁而堪去职之日袁乘
折辕车袁布被囊而已遥冶帝闻袁良久叹息袁拜显为鱼复长遥 方征堪袁会病卒袁帝深悼惜之袁下诏褒

扬袁赐帛百匹遥咱圆暂卷猿员袁员员园员

甚至还有因仪表出众袁就获得皇帝垂青袁得以拜官的例子院
永平初袁有新野功曹邓衍袁以外戚小侯每豫朝会袁而容姿趋步袁有出于众袁显宗目之袁顾左右

曰院野朕之仪貌袁岂若此人浴冶特赐舆马衣服遥 延以衍虽有容仪而无实行袁未尝加礼遥 帝既异之袁
乃诏衍令自称南阳功曹诣阙遥 既到袁拜郎中袁迁玄武司马遥咱圆暂卷猿猿袁员员缘猿

注引谢承叶后汉书曳曰院野帝赐舆马衣服剑珮刀袁钱二万袁南阳计吏归袁具以启延遥 延知衍华不副实袁
行不配容袁积三年不用袁于是上乃自敕衍称南阳功曹诣阙遥冶可见邓衍是以南阳计吏的身份参与朝会袁引
起明帝注意的遥 同行计吏将此事回报郡守袁但因其野华不副实袁行不配容冶袁故连续三年不得升迁遥 后因

皇帝特诏入京袁才得以野拜郎中袁迁玄武司马冶遥 这反映出在帝制时代袁上计使者的境遇很容易因君主一

己好恶而改变的历史事实遥 但也可见上计使者作为地方代表袁是政务运行中沟通上下的重要纽带袁不仅

地方特意选择俊秀杰出之士任之袁中央也对其使命较为重视袁以此作为制定施政方针与政策的必要

参考遥
在上计使者中袁也不乏迁升至地方长吏袁或中央高级官员者遥 有的名重一时袁有的甚至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历史进程遥 如朱买臣先为会稽太守袁后因击东越有功袁野征入为主爵都尉袁列于九卿冶 咱源暂卷远源袁圆苑怨源遥
如应奉野为司隶校尉袁纠举奸违袁不避豪戚袁以严厉为名冶 咱圆暂卷源愿袁员远园愿遥 又如邓艾袁野每见高山大泽袁辄规度指

画军营处所袁时人多笑焉遥 后为典农纲纪袁上计吏袁因使见太尉司马宣王遥 宣王奇之袁辟之为掾袁迁尚书

郎冶 咱猿暂卷圆愿袁苑苑缘遥 又如羊祜袁野及长袁博学能属文袁身长七尺三寸袁美须眉袁善谈论遥 郡将夏侯威异之袁以兄霸

之子妻之遥 举上计吏袁州四辟从事尧秀才袁五府交命袁皆不就遥冶 咱愿暂卷猿源袁员园猿员后羊祜长期领军坐镇荆州袁为西

晋平吴袁统一全国立下大功遥 类似这样由基层小吏循序渐进逐级迁升的方式袁有利于更为公平和广泛地

选拔人才袁也符合汉人所认同的法家学说中所谓野宰相必起于州部袁猛将必出于卒伍冶的行政理念遥 对

此袁有学者称为野功次制度冶袁并认为其优点在于野使官吏能够了解行政系统运行的过程和法规尧故事尧判
例等袁在任职期间了解社会尧掌握统治技能袁是一种寓培养尧选拔人才于使用过程中的制度冶 咱怨暂遥

由于上计使者对地方情况较为熟悉袁朝政如欲了解地方风俗袁或遇疑难之事袁也会向其征询意见遥
如叶水经注窑温水曳野东北入于郁冶条引范泰叶古今善言曳院

日南张重袁举计入洛遥 正旦大会遥 明帝问院野日南郡北向视日邪钥冶重曰院野今郡有云中尧金

城者袁不必皆有其实遥 日亦俱出于东耳遥 至于风气暄暖袁日影仰当袁官民居止随情袁面向东西南

北袁回背无定遥 人性凶悍袁果于战斗袁便山习水袁不闲平地遥冶 咱员园暂愿猿源

又如东汉灵帝时袁板楯蛮屡次反叛袁野帝欲大发兵袁乃问益州计吏袁考以征讨方略遥冶汉中上计程包对

曰院野今但选明能牧守袁自然安集袁不烦征伐也遥冶帝从其言袁野遣太守曹谦宣诏赦之袁即皆降服遥冶 咱圆暂卷愿远袁圆愿源猿

可见上计使者也可议论朝政得失袁且有意见被采纳的例子遥
上计使者人数众多袁未必都能受到皇帝召见遥 更多的时候袁似以中央官员主持其事遥 西汉初年袁曾

为此专门设置野计相冶一职遥 例如袁张苍野以列侯为主计四岁遥 是时萧何为相国袁而张苍乃自秦时为柱下

史袁明习天下图书计籍遥 苍又善用算律历袁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袁领主郡国上计者遥冶所谓野计相冶袁张晏

曰院野以列侯典校郡国簿书遥冶如淳曰院野以其所主袁因以为官号袁与计相同遥 时所卒立袁非久施也遥冶叶史记

索隐曳曰院野谓改计相之名袁更名主计也遥 此盖权时立号也遥冶 咱员员暂卷怨远袁圆远苑远此后似未见有人担任此职袁故可能

窑苑窑



确属临时权宜之置袁后来逐渐演变为丞相尧御史的职责袁如叶汉书曳卷八九叶循吏传窑王成传曳院野后诏使丞

相尧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遥冶 咱源暂卷愿怨袁猿远圆苑又如卫宏叶汉旧仪曳载西汉哀帝元寿二年院野郡国守

丞长史上计事竟袁遣君侯出坐庭袁上亲问百姓所疾苦遥冶又野御史大夫冶条亦载有御史大夫下上计丞尧长史

之敕咱员圆暂苑园原苑猿遥 东汉以司徒受计较为常见遥 如叶后汉书曳卷八茵下叶文苑传下窑赵壹传曳院
光和元年袁举郡上计到京师遥 是时司徒袁逢受计袁计吏数百人皆拜伏庭中袁莫敢仰视袁壹独

长揖而已遥 逢望而异之袁令左右往让之袁曰院野下郡计吏而揖三公袁何也钥冶对曰院野昔郦食其长揖

汉王袁今揖三公袁何遽怪哉钥冶逢则敛衽下堂袁执其手袁延置上坐袁因问西方事袁大悦袁顾谓坐中

曰院野此人汉阳赵元叔也遥 朝臣莫有过之者袁吾请为诸君分坐遥冶坐者皆属观遥咱圆暂卷愿园下袁圆远猿圆

上计使者也有上书中央举荐贤才袁表彰士行的职责遥 叶三国志窑魏书曳卷一五叶贾逵传曳注引叶孙资

别传曳曰院野资举河东计吏袁到许袁荐于相府曰院耶逵在绛邑袁帅厉吏民袁与贼郭援交战袁力尽而败袁为贼所

俘袁挺然直志袁颜辞不屈袁忠言闻于大众袁烈节显于当时袁虽古之直发据鼎袁罔以加也遥 其才兼文武袁诚时

之利用遥爷冶 咱猿暂叶魏书曳卷员缘袁源愿园西汉自武帝时有郡举孝廉袁与计偕上之制袁但人数并不多遥 而计吏举荐于中央袁
亦是一条仕进之途袁这也为地方向中央施加政治影响提供了机会遥 东汉末年袁杨凤等起兵袁野大者二三

万袁小者不减数千遥 灵帝不能讨袁乃遣使拜杨凤为黑山校尉袁领诸山贼袁得举孝廉计吏遥 后遂弥漫袁不可

复数遥冶 咱猿暂叶 魏书曳卷愿袁圆远员这本是朝廷以示笼络和恩宠之举袁但在地方坐大尧朝纲不振之际袁上计使者其实已经

无法行使其职责袁而近乎虚设了遥

三尧上计使者与吏治的关系

汉代存在一种上计吏留拜为郎的政治制度遥 如叶后汉书曳卷四叶和帝纪曳载永元十四年渊员园圆冤院野是
岁袁初复郡国上计补郎官遥冶 咱圆暂卷源袁员怨园由于实行时没有固定的标准和程式袁在东汉后期对吏治已经造成较

为严重的危害遥 如桓帝南巡时袁杨秉曾谏言对此加以限制院
及行至南阳袁左右并通奸利袁诏书多所除拜遥 秉复上疏谏曰院野臣闻先王建国袁顺天制官遥

太微积星袁名为郎位袁入奉宿卫袁出牧百姓遥 皋陶诫虞袁在于官人遥 顷者袁道路拜除袁恩加竖隶袁
爵以货成袁化由此败袁所以俗夫巷议袁白驹远逝袁穆穆清朝袁远近莫观遥 宜割不忍之恩袁以断求欲

之路遥冶于是诏除乃止遥咱圆暂卷缘源袁员苑苑猿

虽然杨秉上疏所谓野诏书多所除拜冶似乎并非特指上计拜郎袁同传又说院野时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袁
秉上言三署见郎七百余人袁帑臧空虚袁浮食者众袁而不良守相欲因国为池袁浇濯衅秽遥 宜绝横拜袁以塞觊

觎之端遥 自此终桓帝世袁计吏无复留拜者遥冶 咱圆暂卷缘源袁员苑苑圆可见野不良守相欲因国为池冶袁应指其派遣上计使者

留拜为郎之事袁此举不仅无谓地增加了国家财政负担袁又容易滋生野觊觎之端冶袁对朝政危害甚大遥 有学

者认为计吏拜郎也是君主特诏野横拜冶的一种形式袁并无制度化规定袁且反映了皇权与官僚政治的博

弈咱员猿暂遥 从前引新野功曹邓衍的例子就不难看出袁计吏得以留拜为郎往往是君主偶然性的随意之举遥 尽

管史书记载仅为个例袁但在规模庞大尧人数众多的上计使者中袁野虽有容仪而无实行冶者恐怕不在少数袁
而中央欲通过对这些人的问询而了解地方治政实际情况袁就并不那么容易了遥

早在西汉时袁宣帝诏书已经指出上计中的浮夸之风盛行院
今吏或以不禁奸邪为宽大袁纵释有罪为不苛袁或以酷恶为贤袁皆失其中遥 奉诏宣化如此袁岂

不谬哉浴 方今天下少事袁繇役省减袁兵革不动袁而民多贫袁盗贼不止袁其咎安在钥 上计簿袁具文而

已袁务为欺谩袁以避其课遥 三公不以为意袁朕将何任钥 诸请诏省卒徒自给者袁皆止遥 御史察计

簿袁疑非实者袁按之袁使真伪毋相乱遥咱源暂卷愿袁圆苑猿

上计簿是中央得以掌控地方吏治的重要参考资料袁而其不过野具文而已冶袁才造成野方今天下少事袁
繇役省减袁兵革不动袁而民多贫袁盗贼不止冶的尴尬情形遥 不仅如此袁此种风气在当时官场又逐渐流行开

来袁如叶汉书曳卷八九叶循吏传窑王成传曳院野后诏使丞相尧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袁或对言前

窑愿窑



胶东相成伪自增加袁以蒙显赏袁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遥冶 咱源暂卷愿怨袁猿远圆苑又如叶汉书曳卷七二叶贡禹传曳院野武帝始

临天下袁尊贤用士袁辟地广境数千里袁自见功大威行袁遂从耆欲袁用度不足袁乃行一切之变袁使犯法者赎罪袁
入谷者补吏袁是以天下奢侈袁官乱民贫袁盗贼并起袁亡命者众遥 郡国恐伏其诛袁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

欺上府者袁以为右职曰奸轨不胜袁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袁以苛暴威服下者袁使居大位遥 故亡义而有财者

显于世袁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袁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遥冶 咱源暂卷苑圆袁猿园苑苑元帝时袁京房有鉴于此袁曾奏野考功课吏

法冶袁但为权贵所阻袁未获实行遥 这也反映出西汉末年的吏治已经败坏到一定程度袁短时间内难有起色遥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袁上计使者在京师逗留期间袁可能利用职务之便贿赂官员袁请托办事袁以达到某些

私人目的遥 例如袁景帝时文翁为蜀郡守袁野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袁遣诣京师袁受
业博士袁或学律令遥 减省少府用度袁买刀布蜀物袁赍计吏以遗博士遥冶文翁通过计吏携带当地特产以赠博

士袁也许目的是为求得其对蜀郡弟子多加关照遥 后野数岁袁蜀生皆成就还归袁文翁以为右职袁用次察举袁
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冶 咱源暂卷愿怨袁猿远圆缘遥 东汉时袁又有太守遣计吏行贿朝臣之事袁如叶后汉书曳卷七八叶宦者传窑曹

腾传曳院野时蜀郡太守因计吏赂遗于腾袁益州刺史种皓于斜谷关搜得其书袁上奏太守袁并以劾腾袁请下廷尉

案罪遥冶 咱圆暂卷苑愿袁圆缘员怨此事亦见于叶三国志窑魏书窑武帝纪曳裴注引叶续汉书曳院野蜀郡太守计吏修敬于腾袁益州

刺史种暠于函谷关搜得其笺袁上太守袁并奏腾内臣外交袁所不当为袁请免官治罪遥冶但曹腾因受皇帝庇护袁
终未加罪遥

对于上计使者当中触犯律令者袁汉代京师有专门的监狱予以收押遥 叶汉书曳卷八叶宣帝纪曳记载长安

有野郡邸狱冶袁颜师古注引叶汉旧仪曳院野郡邸狱治天下郡国上计者袁属大鸿胪遥冶 咱源暂卷愿袁圆猿缘大鸿胪的主要职责

是接待四方使者袁上计使者自然也在其列遥 野诸王入朝袁当郊迎袁典其礼仪遥 及郡国上计袁匡四方来袁亦
属焉遥冶 咱圆暂猿缘愿圆而京师所置野郡邸狱冶袁其收系的罪犯中应该就有部分因行贿请托之事而获罪的计吏遥 计吏

由于具备使者身份袁得以享受传舍和免税等待遇袁在行贿请托等方面可能较为便利遥
为了防止计吏与朝官私会袁曾有专门规定加以限制遥 如叶太平御览曳卷 圆园愿叶职官部六曳载院东汉时

野陈宠为司空袁府故事院以计吏至袁时自公以下督属籍袁不通宾客袁以防交关遥 宠去籍通客袁以明无所不

受袁论者大之遥冶不过到了东汉末年袁此规定大概已是一纸空文袁计吏活动似并未受到多少限制遥 如韩遂

野奉计诣京师袁何进宿闻其名袁特与相见遥 遂说进使诛诸阉人袁进不从袁乃求归遥冶 咱猿暂卷员袁源缘又如汉末刘劭事院
建安中袁为计吏诣许遥 太史上言院野正旦当日蚀遥冶劭时在尚书令荀彧所袁坐者数十人袁或云

当废朝袁或云宜却会遥 劭曰院野梓慎尧裨灶袁古之良史袁犹占水火袁错失天时遥 叶礼记曳曰袁诸侯旅

见天子袁及门不得终礼者四袁日蚀在一遥 然则圣人垂制袁不为变豫废朝礼者袁或灾消异伏袁或推

术谬误也遥冶彧善其言遥 敕朝会如旧袁日亦不蚀遥咱猿暂卷圆员袁远员苑

这也是计吏交结朝官的例子袁且能通过其言论而影响朝会的举行遥
江苏连云港尹湾六号墓出土汉简的五号木牍袁记录了汉末成帝时期某年东海郡吏员外出公干的情

况袁除了野上邑计冶之外袁另有野送罚戍上谷冶 野送卫士冶 野市鱼就财物冶 野送徒民冶等年度性或临时差

遣咱员源暂员怨怨原圆园园遥 由此可见袁地方使者除了上计之外袁平时也有较多机会作为使者赴京师办事袁而地方官吏可

借此机会笼络朝官遥 例如袁尹湾汉简中有如下一枚名谒院
进长安令

儿君 渊 正面冤
东海大守功曹史饶谨请吏奉谒再拜

请

威卿足下 师君兄 渊背面袁再酝远阅圆猿冤 咱员缘暂图版袁猿源曰释文袁员猿苑

此件是师饶作为东海郡功曹委托野吏冶谒见长安令儿君袁即儿威卿时所持的名谒的抄件遥 同墓出土

的名谒一般做野遣吏冶或野使吏冶袁体现了上下关系遥 此野吏冶受师饶之命去拜谒长安令儿君袁目的为何呢钥
有论者以为可能借觐见东海乡贤为名袁趁机联络感情咱员远暂遥 上计使者在类似官场交际中的角色袁也许有

的是出于公事袁但似乎私人色彩更为浓厚一些遥 例如叶汉书曳卷八六叶何武传曳院
窑怨窑



初袁武为郡吏时袁事太守何寿袁知武有宰相器袁以其同姓故厚之遥 后寿为大司农袁其兄子为

庐江长史遥 时武奏事在邸袁寿兄子适在长安袁寿为具召武弟显及故人杨覆众等袁酒酣袁见其兄

子袁曰院野此子扬州长史袁材能驽下袁未尝省见遥冶显等甚惭袁退以谓武袁武曰院野刺史古之方伯袁上

所委任袁一州表率也袁职在进善退恶袁吏治行有茂异袁民有隐逸袁乃当召见袁不可有所私问遥冶显尧
覆众强之袁不得已召见袁赐卮酒遥 岁中袁庐江太守举之遥 其守法见惮如此遥咱源暂卷愿远袁猿源愿猿原猿源愿源

何武时任刺史袁有监察刺举之权遥 故何寿趁其野奏事在邸冶的机会安排宴会袁以求关照其兄子遥 汉

制规定袁刺史于岁末应入奏事于京师袁上计吏也是如此遥 而从野寿兄子适在长安冶来看袁可能是其作为上

计使者入京奏事袁而故得以请朝官代为说项袁向何武施加压力遥 后来其人果然因何武的关系而受到提

拔袁野岁中袁庐江太守举之冶遥 颜师古注曰院野终得武之力助也遥冶 咱源暂卷愿远袁猿源愿源上计使者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复

杂角色袁或许反映出汉代地方行政与政治文化中较为阴暗的一面袁可能值得政治史尧制度史与地方行政

史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的关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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